沂蒙见证                     第十四期

真言真情    良善启明     缘起沂蒙    历史见证


[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jpg]FEIR M BAB X8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png]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bmp]目   录
卷首一文
3
天下采风
4

好莱坞圣诞游行   媒体聚焦法轮功
修者心语
6
放弃修炼，就等于放弃生命

诗歌：祝福
8
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8
沂水何法江及打手们的罪恶

外面世界
25
澳跨党派议员联手组团　拟彻查活摘器官真相
退党大潮一瞥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28
[image: image7.jpg]



[image: image8.jpg]


“干枣梨”
这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内蒙古宁城县石佛乡水泉村。

多年前水泉村一户人家杏树上长出了一个大桃子，全村的人都觉得很奇怪，谁也没有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伏天,有一天中午，有一老人在村子里喊“干枣梨”、“干枣梨”。喊了两个中午也没有人理会他。这时有一个中年人上山拔草。一会的时间，天气就变了，他听见发水声，抬头往山里一看，水已经往外流了。他什么也没想，马上回家将老母亲背到山上。刚把老母放在山坡上，往山下一看，村子的房屋已被水淹没了。老母亲说，你怎么不先救老婆和孩子，我这么大岁数了…看着淹没的村子，两人都流下了泪水。 

[image: image9.bmp]大水过后他们回到家一看，家人和房子都安然无恙。妻子在炕上缝鞋，孩子在院里玩。他问妻子，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她说刚才天阴的很黑，不知道谁家的羊在咱家院里趴着。其实是那个喊“赶早离”的老神仙看到他在危难中救老母亲，就化作一只羊保护他的家和妻儿。

活下来的人这才明白杏树结个桃是在告诉他们逃离。那个卖“干枣梨”的老人，也是在让他们赶早离开, 避免灾祸。 

看完这个故事，联想到为什么要赶早退离恶党（团、队），免灾呀! 

天体在重组，宇宙在更新，一切逆天意而为的生命都在被淘汰之列。要得救，也简单，顺天意就行了！怎么得救就这么容易，一个化名退党退团退队就行了？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妻子儿女，为了你的子孙未来，听一次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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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圣诞游行 
      媒体聚焦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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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七十五届好莱坞圣诞游行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在洛杉矶好莱坞盛大举行，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节日盛典，其浩荡、整齐的队形，色彩鲜艳的服饰，振奋人心的鼓乐声，及精美的花车，令众媒体聚焦，沿途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并有观众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鞠躬致意。 如往年一样，今年游行的起点是著名的中国剧院，总长度二点三英里。路两旁聚集了约五十万观众。洛杉矶KTLA电视台通过Tribune电视网向全美进行了实况直播，并有二十多家电视台在旧金山、波士顿、华府、圣地亚哥、夏威夷等主要大城市的不同频道转播。在当晚全美直播中电视台用了两分半钟报导法轮功队伍的部份。在次日报纸报导好莱坞圣诞游行的专版中，全美第三大报洛杉矶时报把法轮功腰鼓队的图片放在了头条位置。而洛杉矶地区的电视台会在相继而来的几个周末重播该游行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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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男、女主播在介绍法轮功队伍时说，法轮功是在一九九二年开始传出，适合于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人修炼。他有五套功法，包括打坐，能改善人的身心和精神，能增强体内能量循环。功法传出时间不长，但非常受欢迎，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传播。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两度获诺贝尔奖提名。其中男主播说：“我现在在炼，果然有效。” 

美西天国乐团的队员在游行结束后，从洛杉矶返回旧金山，半路停下来休息时，有路人追着其中一位乐团队员问：啊，你们刚参加完游行，在往回返是吗？她并兴奋的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了！你们的队伍真的太美了！颜色鲜艳极了！”还连续说了几遍“真的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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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从出生那天开始似乎就是绝境。
我一生下来，就是先天性心脏病与支气管哮喘。父母为了我的小命，来往于大小医院、求偏方、请巫医、上寺庙、拜和尚，凡是能想的方法都用尽，然而，我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走路困难、气喘不止，一年365天不能沾冷水，五、六岁时已成了佝偻人，也无法上学读书。我七岁那年，生命垂危，连续住院。父亲当石匠挣的一点钱不够我医病，家里负债累累。

一天，医院通知我父亲，说我无医药可治，叫把我背回去准备后事。父亲背着我走在桥上，自言自语说：“反正是死，干脆把她丢到河里算了。”话说完，心一酸：“哎！好歹是亲骨肉，让她死在家里吧。”回到家，我却奇迹般活过来了。然而，对我来说，活着比死更痛苦。父母亲朋越来越嫌弃我。而我唯一的“朋友”是总也流不完的泪。

我九岁时，病又发作得很厉害。父母亲对我说：“你干脆自己去死吧！死了可给家里减轻负担，自己也解脱了。”小小年纪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流着泪艰难地走到古井边，倒身跳了下去。跳下去后，浮在水面上，脚怎么蹬也沉不下去，就好像有人托起我的双脚不让我下沉。被人拉上去后，我抽咽着央求父母：“让我活下去吧！别人活一百年，我活四十年好了。”父母百感交集，背过脸去，不吭一声。岁月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象躺在坟墓中的人，等待着……
1999年6月1日我16岁时，父母带我到一个别人介绍的名医那里治病。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突然“法
轮功”三个字传入我的耳中，顿时感觉身心被强烈震撼，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激动和喜悦激荡着我的心田。父母和其他人都说我是危重病人，随时可能死去，炼不得。我央求他们：“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临死前我一定要学这个功，能学多少是多少。”

就这样，我加入了炼功人的行列。《转法轮》中的道理打开了我那苍凉的心扉。捧起书，全身感到异常的温暖。在随后看似平淡的日子里，一个一个的奇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我的脸变红润了；我能识字了，能通读《转法轮》了；我的背挺直了，所有的疾病完全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婷婷玉立的美丽姑娘……

我的变化和新生，震惊了周围所有的人，所有认识我、听说过我、给我治过病的人都把我的变化作为热门话题。很多人通过我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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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派出所曾两次抓我去毒打，要我放弃炼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本来已经死过多次了，是法轮功给了我新的生命。放弃修炼，就等于放弃生命、放弃希望。有谁会做那样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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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何法江，男，40岁左右，现任山东沂水县圈里乡邪党书记。原籍沂水县许家湖镇贾贺庄，现住沂水镇茶庵街。 

一九九九年，何任沂水镇政法委书记时就极力追随江罗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弟子。他亲自监管督办的洗脑班就有九次。从九九年到二零零一年的近两年中，在它直接参与和唆使下，被劫持或绑架到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的大法学员就达一百五十多人次。还有许多大法学员被他迫害的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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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势利小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从不在正事上用心，擅用奸毒手段，伤害天理，坏事干绝。在他主持的九次洗脑班中，专从镇政府机关中抽调些专好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之徒或召集各村中治保主任，甚至从诸葛镇召集流氓痞子阮波、马兴峰、李盈、宋德旺、李中德等这些无恶不做的恶徒，残害法轮功学员。 

在洗脑班中，恶人对大法学员随意拳打脚踢、电警棍电击、橡皮棍暴打、强迫劳动及各种酷刑、体罚、谩骂等，让大法弟子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中洗脑，最后再处以非法罚款。 

以下是何法江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罪恶： 

（一）城郊洗脑班 

镇压法轮功开始不久，沂水县就在派出所附近成立了城郊洗脑班。这个洗脑班实质上是沂水县恶党酷刑折磨、精神迫害大法弟子的法西斯魔窟。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何法江带领一帮恶徒到沂水镇每一个大法弟子家中去问还炼不炼。谁如果回答炼，或者回答慢了，即被强行拖到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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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四，大法弟子李明艳、苏莉、相桂英、高玉梅（已被迫害死）去北京证实大法被沂水公安劫持回来的路上，李红伟用皮带狠毒地抽打、辱骂她们。半夜到沂水，即被李红伟、王建军送进城郊洗脑班，关在铁笼子里，然后又把苏莉、李明艳铐在一起，用橡皮棍猛打。直到李明艳被打休克了才罢休。何指使王建军逼迫李明艳、苏莉、相桂英、高玉梅、张军娥五人坐在院子雪地上，如果雪被坐化了，再提来凉水泼上，逼她们坐在雪水里，棉裤浸透了，人冻僵了。每天从晚上六点到凌晨四点，就这样连续折磨了四天。连张军娥来了例假也不放过，只见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冰雪，令人心颤，惨不忍睹。 

为抗议这种非法的残酷折磨，她们绝食了。四天后，医生说李明艳、苏纪香快不行了，晚上才把她俩放回了家。五六天后何又把李明艳、苏纪香拉到了洗脑班。大约半个月后何又把她俩非法送看守所拘留一个月。他俩回家刚十天，又被抓进洗脑班。如此反复折磨，在两年里她们在家待了没几天。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上午，何法江指使把大法弟子王永东、田付奎从看守所拉到洗脑班，搜走了他们身上的现金，后关进一间小屋里暴打。田被打的浑身黑紫，走不了路，抬了出来。何向王永东要钱，王永东没有，何下令“给我打”。蔡伟与两个打手朝王永东胸膛猛踢。把王永东踢倒在地，直打的王永东吐血、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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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日傍晚，醉醺醺的于勇（于见爱之子，于建爱原任城里派出所所长，后被判刑）和南庄治保主任×××强迫二十多名大法学员坐在院子水泥地上，把腿伸直，进行体罚。叫五十多岁的杨金生读攻击、诽谤大法的报纸，因天黑，看不清，杨金生不读，问杨金生还炼不炼，杨金生回答：炼！即被于勇等恶人毒打了一顿。于勇又让苏莉读，苏莉背诵大法，于勇气急败坏地毒打苏莉，王鲁慧扑在苏莉身上用自己身体挡着于勇的拳头，说：“打人犯法”。这时苏纪香也背诵大法，于勇又去打苏纪香，于勇打累了，便指使恶人们齐上毒打她们，她们三人抱成了一团躺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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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李红伟随即把各村治保主任及打手们叫来，共三十多人。把其他大法学员撵回两间屋里，锁了起来，单把苏莉铐在树上打。苏纪香听见后冲出去保护苏莉，李红伟即一脚把苏纪香踹倒，骂着：看你这点样，我一脚踩死你。（李红伟长得满脸横肉，五大三粗的）把苏纪香踩的眼睛都鼓出来了，眼上沾上了很多沙子，休克了，很吓人的。恶人泼凉水，掐人中，苏纪香醒来了，往外爬。邪恶又接着打，直到第三次，恶人李红伟、陈峰又把苏纪香打昏了。用凉水也没泼醒，苏莉着急说：“赶快打120急救，不然，后果自负。”恶人才有些害怕，急忙打120.来车时，李红伟于勇要私自带走大法弟子苏纪香，大法弟子苏莉说：“你不叫我跟着，你们把她害死了怎么办？”恶人还是不同意，苏莉大喊：“快救人，要出人命了！”李红伟才说，别喊了，你跟着去吧。到了沂水中心医院急诊室，大夫掀开苏纪香湿透的棉袄，皮肤全成紫黑色，大夫立刻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李红伟胡说：“她要自杀，让我们救过来了。”苏莉说：“胡说八道，被你们打的”。这一说，李红伟吓得赶快把苏莉拉了出去，恐怕他的恶行被曝光。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抢救苏纪香才醒了过来。才允许家人给她换下了湿透了的棉裤棉袄。第二天一早，恶人又把苏纪香拉到了洗脑班。苏纪香不能走路不能吃饭，吃了就吐，连水也不能喝，大小便失禁。第三天恶人看苏纪香有生命危险才把她送回了家。这时何法江假惺惺的说：“李红伟也太狠了，出了事他得担着。”苏纪香在家养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她坚持学法炼功身体恢复得很快。恶人何法江听说后又指使李红伟、马兴峰等凶手来到苏纪香家连同来看望苏纪香的大法弟子李艳玲一起非法绑架到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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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月二十八晚上十二点左右，恶人把苏纪香单独叫出来毒打直至休克，又到关押大法弟子的两个房间里去挨个打，先打大法学员相桂英，用带刺的橡皮棍打得相桂英两个胳膊都不会动了，脊梁成了黑锅底。三天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这才把相桂英放回了家。恶人陈峰猛地一脚把李纪珍踢倒在地，一顿乱打。有很多人躺在床上，无端地被恶人用狼牙棍没头没脸地乱打。直打得头上、身上多处青紫，持续暴打一个多小时。引起了众怒，一齐质问恶人还讲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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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没有法律？还有没有良心？这时何法江走过来，表明自己不知道，都是李红伟指使下打人，与他无关，让大家快睡觉。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王建军伙同李红伟，用便桶盛了屎和尿，搅拌成屎汤。泼在大法学员睡觉吃饭的屋里，强迫大法学员陈允明把没泼到的地方拿笤帚扫均匀。有的人头上、身上都被溅上了屎渣。臭气满屋难闻，然后恶徒们再不断的往屋里泼水，整个屋子变成了屎牢。以后又连续几天，邪恶们每晚用凉水泼在大法学员的身上。大法学员在寒冷中度过漫长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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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二月中旬，临沂市政法委六一零来沂水检查，去城郊派出所洗脑班，由何法江陪同。来人问：还有几个人炼，何答基本都转化了，还有二至三人炼。来人说：“还叫他炼，我看是打轻了，把他们一个个吊在树上，往死里打。”之后，大法学员刘明海问何法江刚才的人是哪里的，何说是临沂来检查转化情况的领导。刘明海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还有情况要反映。”何法江记恨在心，当天中午何指使康传杰、马兴峰把刘明海弄到二楼东边一间小屋内毒打。刘明海等商议着要起诉打人事件，何法江指使人严加看管并招集十几人来，把刘明海单独弄到小屋里又是一顿毒打，直到打累了才罢休。还有一次恶人李红伟、刘成钱，把一名大法弟子拖到了派出所办公室毒打，在场的善良警察看不下去了，制止住恶人：“你们不能在办公室打人，出了人命谁负责？” 

初春季节，天气还冷，何法江有时亲自提来水桶往大法学员身上泼，把人的棉衣棉裤都浇透了。一天何法江把丁西香等几名大法学员叫到另一屋里，让大家伸直腿坐在地上。它手拿笤帚苗往五十多岁的丁西香等人鼻孔里捅，直到把丁西香、苏纪香、田付奎、陈允峰、刘乃刚的鼻孔捅破，流血。还阴阳怪气地说：“我折磨了你们，反正你们也无证据，上哪告也无用，这是共产党的天下。” 

[image: image29.bmp]二零零零年八月份的一天晚上，在城郊派出所院内非法关押了法轮功修炼者十几人。李红伟来查岗时狠命的毒打大法弟子田付奎。田付奎受不住毒打在园子里躲闪，李红伟又拿起砖头去追打田付奎，在这危险时刻，大法弟子陈允峰等几人上前拉住又好心劝说。李红伟气急败坏拿起拖把追打陈允峰，抓住陈的头往屋门口墙上撞，陈允峰的衣领被撕破，脖子、脸上都是血，又把盛涂料的桶扣在他头上进行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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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伟打电话叫各街道治保主任来帮忙。又凶狠地叫陈允峰、田付奎、苏莉坐在地上体罚，特别残忍的是又把陈允峰拖到一压水井废水坑里，把一池子水放坑里边当水牢，又用扫帚沾上污泥，往陈允峰的脸上、头上抹，逼迫陈允峰说不炼法轮功。陈允峰没有屈服。恶人李红伟还不罢休，又把沂水镇司法所公伟、茶庵街治保人员高振田等人叫来，将陈拖到屋里记录口供。问口供时看到陈允峰冻得浑身哆嗦，又狠毒地把一台风扇打开陈允峰直吹，冻得无法忍受。可见其人心之毒辣，没有一点人性。 

二零零零年七月，正值酷暑。烈日当空之时，沂水镇恶首何法江指使其帮凶李红伟、王建军等人，将十几个大法弟子（王永东、孙庆香、田付奎、陈允峰、苏纪香、苏莉、丁西香、刘乃刚、李艳玲、李纪珍、孔现臻、梁桂贞、高玉梅等）强迫到沂水镇示范园（约三十亩地）顶着炎炎烈日拔草，被太阳毒晒，每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四点回洗脑班，中午就在示范园简单的吃一点东西。每个大法弟子身上几乎都被晒的脱掉一层皮。 

几天后，大法弟子为了停止恶人的这种残酷的没有人性的迫害，集体罢工。干活的时间又到了，恶人李红伟马上催促大法弟子去拔草，结果谁也不动。恶人李红伟大怒，一边骂一边恐吓大法弟子，追问是谁带的头。几个坚决不配合的成了李红伟开刀的对象，当李红伟要用暴力威胁刘乃刚时，苏莉为了不让无辜的大法弟子受迫害，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被李红伟叫到示范园管理室毒打了一顿，用铁皮打的舀子打苏莉的脸和头部，连续砸了60－70下，苏莉的整个脸部成了紫黑色，原本瘦长的脸，变成了又宽又胖的大黑脸，嘴唇肿的向外翻，下颌骨紧闭，牙缝张不开，（三天无法张嘴，只能从牙缝吸点水喝。）打成这样，恶人李红伟还是不罢休，边打边骂恶毒的话。一看脸肿的没法再打了，就折来树枝，用树枝抽打苏莉的身体，背部被抽的伤口就象柳叶一样，一淌汗被汗水渍的疼痛难忍。最后恶人李红伟打人打的实在没劲了，才放手。苏莉回到大法弟子中时，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都吓得转过身去不敢看苏莉，有的同修默默的流泪，而恶人李红伟却不知羞耻的说：“你们看，苏莉成了大熊猫了”。 

（二）葛庄小学洗脑班 

尽管何法江、镇综治办主任李红伟、各办事处及各街道治保主任等一群使尽了邪恶的招术，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大法学员们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使不法之徒想转化大法学员的阴谋每次都未得逞。沂水县的邪恶之徒们便密谋于2000年10月开始对大法学员更加残酷的迫害。
当时沂水县共办4处迫害班，分别在高庄镇、黄山镇、县城冯家庄和诸葛镇葛庄小学。 

沂水镇的刘乃刚、李艳玲、高玉梅、田富奎、王丽红、刘明海、李明艳、苏纪香、王永东、孙庆香、陈允峰、孔现臻、梁桂贞、闫培广、李纪珍、丁西香、王永芬、刘清芬、相桂英等二十名、县水利局苗兴田、武红英、高桥镇何茂芬共二十三名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葛庄废弃的一个小学校里。 

由于小学多年不用，满院都是树木杂草，第一天他们就让大法学员清理院子，把杂草树条都砍掉，砍了一大垛树条（不久这些树条成为毒打学员的工具）。两排旧瓦房有的露着天，地面潮湿。以何法江、李红伟、刘成钱为首的法之徒们，为了加大对大法学员的迫害，花钱雇用了朱戈镇宋德旺、阮波、栗海朋、牟少群等三十多名打手，帮凶。 

正在学员紧张干活的时候，打手阮波及栗海朋等，到办公室与恶首何法江策划后，又召集十几个打手一拥而上，不容分说，直奔大法学员刘明海、陈云峰，一通毒打，打得他俩躺在地上半天没起来，这就是第一天迫害的开始。晚饭后，就逼学员们跑步。大家干了大半天活已非常疲劳，没有屈从他们，帮凶栗海朋就对学员乱打，大法学员田富奎说：“打也不跑，还能把我们打死？”小头目栗海朋狂喊：“弟兄们，我找你们来干什么？在这里还能反了他们，快给我打！”于是打手们便窜上来，要把田富奎拉出来群殴。大法学员们把田富奎围在当中，打手们连打带拉就是没能靠近田富奎。水利局大法学员苗兴田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田富奎，被沂水镇恶人刘成钱及康传杰等拉出后打倒在地，用脚猛踢身体任何部位，直到打累了才罢休。60多岁大法学员相桂英为保护田富奎，被歹徒们连打带拉，致使心脏病突发，心跳每分钟一百多次，呼吸急促，刘成钱怕出人命，才命令停止。 

恶徒们把二十三名大法学员分别关在五个房间，每房间都有6—7名打手看着。规定晚10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不论年龄大小都得跑步（其中相桂英、高玉梅、刘清芬60多岁）；近三十天逼每人交1200元生活费，吃的都是馒头咸菜，有时吃恶人们吃剩的饭。吃饭时都被看着，不许说一句话。 

第二天他们要各街道治保主任把学员的家属骗到那里，说是做“转化”工作，可一到那里也失去了一切自由。李明艳的妹妹刚下班就被几个恶徒连推带拉拽到车里，拉到了诸葛洗脑班。他们给家属们每人一个胸牌，上写“陪读人员” （邪恶洗脑班给大法学员每人一个黑牌，上写“法轮功顽固分子”）。不准家属们随便走动。在毒打大法学员时逼迫他们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痛心的看着自己的亲人，遭此折磨却不敢说一句公正地话，谁要是有半点异议，也会被打被骂。只要学员不违心放弃信仰，亲人们就别想回家。大法学员梁桂贞的丈夫因家中有事，他们又不准走，于是趁着天黑爬墙回家一趟，抓回后被恶首李红伟毒打一顿。 

为了使学员妥协，恶徒开始用多种办法体罚。打手们每人手里一根树条，一边体罚一边往他们身上猛抽，有时故意当着亲人的面抽打他们，以此逼亲人们协助做“洗脑”工作。大法学员孔现臻被折磨的身体非常虚弱，做什么都得丈夫背着，却还被恶首李红伟当着老父亲的面打得满嘴吐血；何茂芬被抓到洗脑班后，老伴儿也被抓来陪着，家中正在盖着的房子，只得停了工。秋收是最忙的季节，别人家的麦子都种上了，他家的庄稼还在坡里，也不准老伴回家收种，直到后来交上了4200元罚款才放回家。后来武建成、张继栋等恶人三番五次进家骚扰，老伴提心吊胆的都不能睡个安稳觉，一气之下把何茂芬打的七天不能动。
时间一天天艰难度过，可对大法学员的迫害也越来越残酷。 三天，在沂水镇民政工作的既奸又邪的恶人龙希会为了讨好何法江，变着法儿折磨大法学员，有时逼学员抱着头不停转圈，直到转晕为止；有时拿着师父像逼学员踩；有时逼学员骂师父，大法学员王永东（2001年被恶警黄传廷、张建平等迫害致死）、孙庆香坚决不骂，龙希会罚他俩去做俯卧撑。王永东实在撑不动了，被恶徒牟少群在他胸膛下面垫上一块大石头，然后在王永东背上跳，那尖石硌胸骨的痛苦难以想象。龙希会指使阮波、宋德旺、徐江华把李明艳叫出来毒打，目的是打趴下几个，来震慑其他学员。打手们提着擀面杖、粗木棒围着打，直到打的李明艳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龙希会说：“小于（运输公司工作），叫李明艳见识见识”。小于等打手把李明艳拖进一间屋里继续毒打，直打的李明艳休克了，李红伟等人又掐人中又泼凉水，才苏醒过来。何法江指使镇里的两个女工作人员把李明艳拖到操场边上，目的是让其他跑步的学员看。还有一次李明艳被打的趴在泥水里几乎一动不能动，有一个恶徒朝她的后腰狠狠的跺了两脚，当场休克。从那以后李明艳上厕所都得两人架着，浑身青紫、小便便血、坐骨神经被打坏（医生检查）、下肢不听使唤、不会走路，一直持续一个多月。就是这样，县领导林庆仁、宣传部杨忠来每次来检查时，何法江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把走不动的学员拖拉了出来，扔在泥水里，让其他学员继续跑步。 

还有一次，恶人龙希会指使七八个恶徒对王永芬、何茂芬这两个柔弱的妇女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折磨。那一天何茂芬正在院子里拔草，龙希会把何茂芬叫到屋里，只见屋里满地是水，王永芬躺在地上披头散发的，有一个姓江的领着四个地痞，都穿着皮鞋就象踢皮球一样，把王永芬踢来踢去的，看到王永芬不会动了，怕有生命危险，又在她身上泼上凉水，然后骂着拖到一边。然后七八个地痞逼着何茂芬坐在地上，用树条打她的手心、脚心，用断木棍钻手虎口，拽着头发来回猛摔，直到折磨的昏死过去，也用凉水泼醒，随后把她两个人拖到院子里。何茂芬想往前爬，上来两个打手架起何茂芬乱跑，两条腿拖在地上，鞋子也掉了，裤子磨破了。还有一次恶人逼何茂芬站在地上一动不动，时间长了，动了一下，即被当胸一脚踹倒。有时让头上顶个碗跑步，不配合就打耳光，碗如果掉在地上更是一顿毒打。 

有一次，王永芬等学员被打的休克后，恶鬼刘成钱怕担责任，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把学员们送去医院，结果王永芬被打断三根肋骨，肝脏大面积瘀血；李明艳肾脏严重损伤；何茂芬腿部肌肉严重损伤。三人被送回后仍不许躺在屋里休息，打手宋德旺硬逼着她们的丈夫把她们背到操场上扔在潮湿的地上。没过两天大法学员苏纪香也被暴徒们毒打折磨得不能自理，上厕所都得丈夫背着去。 

60多岁的高玉梅被恶首李红伟恐吓毒打后吃不下饭，身体极度虚弱，他们怕出事叫街道来接回家疗养，十多天后又被抓回。每次跑步，对着跑在最后的两个学员用树条狠狠抽打。大法学员刘明海、田富奎为了照顾别人故意落在最后，也不知被恶人阮波、宋德旺打过多少次。大法学员李纪珍坚决不配合恶首李红伟的要求，被李红伟多次毒打恐吓。 

这个法西斯集中营式的“洗脑班”，仅十几天就有好几个人被暴徒们折磨的倒下，其他大法学员也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身上被树条抽得血柳横一道竖一道，臀部被打得黑污发紫。 

有一次有几名女学员在上厕所时，被在厕所墙外的几位当地善良的妇女看到她们被打的伤痕累累，非常愤慨，她们同情的对大法学员说：“看这些伤天害理的东西把你们打成什么样了，你们出来吧，我把你们藏起来，找机会送你们出去，别在这受罪了。”何茂芬她们说 ：“我们学真善忍，不能拖累你们，谢谢你们了。” 

暴徒们用来打人的树条也不知打断、打碎了多少根。凶手阮波疯狂的叫嚣：“整人的办法有一千种，我会九百九十九种，我不整死你们才怪呢。”就这样，在葛庄被非法关押的近三十天里，对二十三名大法学员来说，真可谓度日如年，不仅在身体上承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在精神上也受到无比的伤害。同时还被勒索了很多钱财（本次洗脑班每人至少勒索四千二百元）。 

何法江、李红伟带领沂水镇一些不法之徒经常到大法学员各家中进行骚扰、恐吓，并要她们每天2次去居委会签字，有时半夜三更敲门，检查学员在不在家，搞得学员整天不得安宁。六十多岁高玉梅老人，即使独居一处也未能幸免。城建拆迁把高玉梅的房子强行拆毁后，因为高玉梅不放弃信仰，便不再给老人容身之所，老人无家可归，只好住在儿子家。何法江经常到她儿子家去恐吓，以她儿子的工作、家业相威胁。万般无奈，高玉梅住到了一位干姐家，何法江打听到消息后，蛇心未死，带领恶人继续到她的干姐家恐吓。直至逼迫高玉梅流离失，在高压迫害下，最终含冤离世。 

沂水县大法弟子们遭受的迫害耸人听闻，但这只是整个中国发生的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九牛一毛，是邪恶的江泽民集团对大法学员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冰山一角。各地区、各领域的不法之徒为了追逐私利，讨好恶党头子，在迫害大法弟子上变本加厉，不择手段，造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无数。 

特别是，今年三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焚尸灭迹的惊天黑幕全球曝光，天地为之震怒，人神共愤！中共对暴利的追求和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暴露出它的邪恶本性，了断了人们对它的最后一丝幻想。中共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恶贯满盈，恶贯满苍穹，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何法江、李红伟为首的沂水镇这些不法之徒虽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下了大罪，但大法弟子慈悲为怀，在此，我们仍然奉劝你们，请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做人的根本。目前全国已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认清了邪党的本性，从而退出了中共和它的附属组织，希望你们也能清醒的对待！一切的掩盖与欺骗，不过都是在骗自己！三尺头上有神灵，害人其实就是灾害自己！为了你们的孩子，更为你们自己，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退出邪党组织，给自己留一条光明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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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跨党派议员联手组团　
拟彻查活摘器官真相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澳洲参议员安卓•巴雷特（Senator Andrew Barlett）、绿党参议员凯瑞•奈特（Senator Kerry Nettle）、工党议员克里斯•鲍文（Mr Chris Bowen， 
MP）在堪培拉国会前向媒体宣布联合发起成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代表团，要求中共政府开放所有劳教所、医院，让调查团成员就该指控进行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
参议员安卓•巴雷特表示我已做好了进入中国实地调查的准备。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包括九号电视台、十号电视台、ABC电视台、澳联社、2GB、SBS电台等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
参议员安卓•巴雷特：我愿意进入中国调查，我已做好准备 

民主党参议员巴雷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洲和中国有很主要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但不能忽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他认为不同政党包括执政党当中都有人关心这件事，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不受干扰地进行调查，我也愿意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中国调查，我已经准备好。

议员克里斯•鲍文：如果活摘器官指控是真实的，那就是为什么不给签证的原因 

克里斯•鲍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中国的人权进行抗议活动已经取得进展。他说，麦塔斯-乔高的报告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医院拒绝配合培训那些可能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我支持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共政府向调查团成员签发签证。正如我在国会所说，如果中国政府想否认这些指控，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调查。如果他们认为这不是事实，他们就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如果是事实，那就是他们为什么拒绝给愿意调查这些指控的人发签证的原因。 

参议员凯瑞•奈特：绿党对于能够支持调查团进入中国感到非常骄傲 

凯瑞•奈特呼吁允许调查团自由的进入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中国的劳教所、医院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她表示绿党非常骄傲能支持调查团进入中国，并表示将写信给中国大使馆，要求他们允许调查团进入，要求中共政府执行乔高-麦塔斯的独立调查报告中的建议。她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就有对信仰、环境、人权侵犯的历史，绿党一直要求中共政府关注这些领域，包括西藏、法轮功团体受迫害及中国存在的其它环境问题，并为之感到自豪。 

到目前为止，整个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由超过六十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社区领袖、宗教领袖、律师、医学专家、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等。




用胶皮警棍打(演示图)





打耳光(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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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电棍电(演示图)








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各大主流媒体来采访

















暴打(演示图)








放弃修炼，


就等于放弃生命








参议员安卓•巴雷特





◎ 用笔名、小名退党(团、少先队)同样有效。








酷刑演示








冷冻





酷刑演示





暴晒





水牢





议员克里斯•鲍文





参议员凯瑞•奈特





◎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 退党(团、队)方法:


①网页投稿tuidang.dajiyuan.com


②电子邮箱news@epochtimes.com


③电话：美国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


传真：美国001-510-372-0176; 001-201-625-6301


④公开张贴 .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九评》发表两周年前夕，各界民众在波士顿中国城集会，声援大陆一千五百万人退党。至十二月十二日，退党人数已超过一千六百二十一万。


    











退党大潮一瞥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九评》发表两周年前夕，各界民众在波士顿中国城集会，声援大陆一千五百万人退党。至十二月五日，退党人数已超过一千六百万。


    














酷刑演示








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用海外邮箱给d_ip@earthlink.net发一封空邮件，10分钟内会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被中共封锁的网站！ 























一生一世路漫漫


谁人不想福寿全


善待大法得福报


吉祥和顺福无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以四个频率向中国大陆播出，广播频率和时间为（皆为北京时间）：早上: 6-7点，9.635兆赫，7-8点，7.310兆赫(《九评共产党》连播) 晚间: 7-9点，7.280兆赫，9-10点，7.310兆赫，凌晨: 0-1点，11.765兆赫。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播出三次。北京时间，早6~7点，7105千赫；晚9~10点，6030千赫。晚11~12点，11700千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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